
苗族信仰的文化生境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空间。对于湘西

苗族信仰来说，湘西的地理及自然因素、历史及人文因素，以及多

元文化相互吸纳并存的状态对湘西苗族信仰的发生、发展、内涵、

特征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 、地 理 及自 然 生 境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一定占有一片特定的自然空间，这

片空 共同的间中所有自然特性则构成了该民族的自然生境。”

地域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虽然我们并不同意地理环境

决定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否定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了解古希腊人活动的主要舞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著：《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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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区域的地理台 环境，有助于理解古希腊人

何以创造了那样辉煌而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同样，了解湘西地区的

地理及自然环境，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湘西地区苗族的文化及其

特点。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的余脉武陵山区，位于东经

，北纬 。东界石门、慈利、桃源，东南接沅陵、辰

溪、麻阳，西北邻贵州、重庆、湖北三省市。这里山势险峻，群山耸

立，沟壑纵横，河谷深切，溶洞幽密，自然景观神奇而妖娆，是一块

形胜之地。

这里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依渝鄂屏山，山体高耸，

海 米拔在 米米之间。东南为低山丘陵，海拔在

米之间，并有雪峰山为屏障，把湘西与湘中平原、丘陵地区划

而隔开。由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武陵山则贯穿古丈、保靖、永顺、张

家界等县市，其支脉绵延全境，构成奇峰竞秀、气势磅礴的武陵山

系。由东向西，地势逐渐高抬，直与云贵高原衔接。山上梯田层

层，山间多小型盆地，如廖家村盆地、召市盆地、万坪盆地、甘溪盆

地、兴隆场盆地等。北部八大公山的主峰 斗蓬山是全境的最

高峰，海拔高达 米，莽莽苍苍，浮腾于云雾之中。西部八

面山与曾家界、洛塔界等大山对峙，山上有山、山中套山、山峦重

叠，地势十分险峻。

西南部主要山脉 险要考》云“：大腊尔为腊尔山。《苗防备览

里，高 余里。山山，城（凤凰）西 势甚大，跨楚黔两省。东之

鸦有、夯尚，南之栗林、有泥，西之亢金、嗅脑，北之葫芦 筸子坳，具

系此山脉，绵亘百余里，其上 者苗寨甚多。故往史称湖、贵苗生

必腊尔山。”

腊尔山由贵州正大营迤逶而来，至苗疆中部，山脉因断层而构

成台地的地形。腊尔山台地， 米系平均海拔在 米之间

的高山平地，台地地垮两省（湖南、贵州）四县（凤凰、吉首、花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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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以凤凰县所辖面积最广。凤凰县在此设有腊尔山区，区内设两

镇三乡，即腊尔山镇、禾库镇、两村乡、柳薄乡、米良乡。 个全区

，约 人左右。台地之上，村，苗族人口占 苗寨星罗棋

布“，苗人据险以守，向为生苗巢穴。”这里是四省边区苗族最为集

中的地带，清代著名的“乾嘉暴动”即发生于此。

西南部腊尔山台地紧靠云贵高原，那里有一座云蒸霞蔚的天

星山，是当年苗族起义英雄吴八月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古战场。雄

峰如利剑穿空，绝壁如刀削斧劈，山腰“之”字形栈道凌空盘旋而

上。中部雷洞山，苗语称“苟剖苟娘”，汉译为祖公祖婆山，在保靖

县境内，又名雷洞山。石启贵先生曾对雷洞山有过一段精彩的描

述“：大而且高，为群山冠，登峰纵览，一望莫极，周见数百里，四面

之高坡，尚不到该山之半腰中，无异湘省之小南岳。由上俯视，万

山低微，由下仰视，峰顶际天，四季清风徐徐，酷暑至之，初觉凉爽，

久必透寒，非穿夹衣或棉衣，不能耐坐两小时。冬季积雪，月余不

消，风冻结冰，倒悬崖壁洞口，如同银条玉柱，数月不溶，寒气逼人。

山高谷深，鸟雀难飞。大吼一声，震山应谷。举目四顾，奇景万千。

并有穿石一座，云烟长横，恰似玉带缠腰。阴雨晦月，一日之中，变

幻无常。山涧溪水，蚂蝗毒蛇，亦不知凡几。闻该山邪气太重，日

有长鬼，夜有妖魔，生人往观，不得任意多言多笑，舆论非议尚不自

慎，必遭危害之虞，身命莫保，不是毒蛇蝗虫咬人，便是肚痛剧烈

也。关于草木奇药妙方，生产尤多，各地找不出者此山俱皆有之。

最怪者，莫如一大干洞，高而且阔，容人数千，大雨滂沱，霾烟密布，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似有活神活鬼在焉。若观者身藏食盐，故意

朝笑言欢，即黑雾沉沉，风声骤起，令人惊恐，且毒蛇蚂蝗，蜂拥而

出，近身而来，待欲咬人，游人骇异。相传洞中有雷神，此是雷神使

蛇虫出现，以示灵威，所谓雷洞山者，即因是而得名也。 另有天”

，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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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中部子山，寓居于桑植县东南边缘地带，整个面积为

高，四周低，活像一座硕大无比的宝塔。塔上镶嵌着黄龙泉、凤栖

山、老屋场、茶盘塔、石家詹、黄河岸、昆岭峰等七颗明珠，全山风

光，峻峭奇丽，有如仙境。张家界市的天门山，花垣县的摩天岭，海

拔都在千米以上，并有多处高宽均达数十米的穿山溶洞。

除了雄奇险峻的高山，这里还有不少石灰岩岩层形成的许多

奇异的石峰、深邃的洞穴、忽隐忽现的阴河，神秘莫测，有如鬼斧神

工。如古丈县的广塘河以西、细塔河以北地区，有一落数十丈的天

坑、空山；张家界市的天门山，花垣县的摩天岭，山内均有多处高、

宽均达数十米的穿山溶洞，高山之上还有湍急的水流；另有吉首市

米高的陡崖的大龙洞瀑布从 上直泻而下，蔚为壮观。石启贵

先生在调查走访了湘西各自然地理面貌后对湘西的洞谷名胜尤有

重述，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

天然洞谷，大小各别，冬暖夏凉，深邃回曲，小者可容数人至数

十人，大者可容数十人至数千人，甚有可容万余人者。如凤凰之火

麻、泡水、两头羊、栗林、新寨、大龙洞，乾城之坪垅、新民、黄乐、中

阿，永绥之高岩河，排碧、下寨河、灯笼坪、小排吾、小安寨，保靖之

水田河、夯砂坪、雷洞山、鼻子寨、水踏溪、葫芦寨，古丈之龙鼻咀、

排打中、九龙洞、曹家坪、河蓬、坪坝等地，皆有天然洞谷。或生于

山麓，或生于山腰，或生于绝险悬崖，或生于乱石林丛。洞内或宽

平、或弯曲，高低不一，深浅莫测，洞口或高大，或矮窄，隐蔽异常，

视之莫见，非有熟人引导，不知有其洞穴也。至其种类，又分干洞、

湿洞、水洞、土洞多种。水洞暗潜伏流，长达数十百里，门涌飞泉，

高达数十百丈。干洞多有泉水，大者穿山而过，曲折隐蔽，坚固异

常，储备军需，保存古物，隐学造书，稳如泰山。如为匪盗盘踞，易

守难攻，剿除甚难，若为举世凭借，可以立足守险，古之征苗为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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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天时地利，岂不重哉！

在这里，除有洞谷泉水，还有大小溪河一千多条，经纬错致，水

网纵横，主要有澧水、沅水及其各个支流，五溪及沅水五支：酉溪、

辰溪、巫溪、武溪、沅水。这些河流多乱石、暗礁，滩多水险，故有今

日之茅岩河和猛洞河漂流的旅游胜观。

最大水为沅江，支流武溪，又名峒河。沅江深切入湘西地区之

中，其源流分为三支：一为乌巢河，一为万溶江，一为高岩河。乌巢

河源出于凤凰的小天星寨，然后西折流入水沱，有龙角洞等水汇

入，后又西经大新寨，绕上下猿猴寨，南至麻冲，小凤凰营水在此汇

入后东南流去，过马颈滩绕盛华哨至提溪，白岩江水从西北而来汇

入。后东绕凤凰县城，改称为沱江。再东流到城东，新地溪水西向

而来汇入。向东北流经雷公洞，有万根溪自北而来汇入。转东北

到溪口，有小溪水汇入。至昌州进入泸溪界下老虎口再到将军岩，

有茨水、仲水等汇入。向东北流到河溪与万溶江汇合。

万溶江发源于大天星寨，南行绕岩口汛到木里汛，然后折向东

到老皤潭，西门江北流汇入。又东北去绕三脚岩过龙滚营到筸子

哨，鹊如寨水东南流入。再东北流至乾城（今吉首）与武溪水东流

汇合，自这里起，改称武溪。

武溪向东流去，达至鸦溪，鸦溪水南来汇入，再向东至张牌与

高岩河相会。高岩河发源于永绥（今花垣）的大龙洞小龙洞，合潮

水、老寨、黄土等溪水流到高岩，再东至小冲，有小冲溪水汇入，再

往东过伟者，有平郎溪水南来汇入。又往东至溪头汛，有吕洞水南

来注入，往东至镇溪所，与镇溪、新寨溪汇合。往东南折至张牌寨

与武溪会合。往东南去十余里到溪口与沱江汇合，然后改为峒河。

再东到楠木桥，楠木溪水北流汇入。再向东至思麻溪口，思麻溪水

南来汇入。向东到潭溪口，潭溪水北来汇入。东到能滩，与发源于

石 页。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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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斗山的湾水绕四都、五都至茅坪合马旺溪，桑溪等水东南来而流

入汇合。东至洗溪堡，洗溪水北来汇入。再东至苏木溪口，苏木溪

水流注汇入，再东至泸溪城，流入沅江。

酉水支流松桃河，环绕苗疆的西北，其有两个源流：一源出于

贵州平头司西南，经太平营之北折而东北；一源出于平头司西北，

自西而东，与南支相会共道而东，接纳三不管水，云罗屯至松桃城，

张鬼溪、马乾溪水先后汇入。然后过篙坪进入永绥到米糯，米糯溪

水汇入。向北流经本树汛、潮水塘，到腊尔堡、大帽溪。又北到潮

水塘，潮水溪汇入。又北至腊尔堡、大帽溪，有木树河、潮水溪汇

入，最后接纳刚溪、老木溪、隆围溪。向东北流入永靖界到古铜汛，

古铜溪水注入。再往东北到西河口，注入酉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亚热带山区气候，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平均气 ，夏季为温，春季为

，秋季为 ，冬季为 ，年极高气温

多出现在 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一般在 ℃左右，年极低气温多

在一月或二月上旬出现，一般在 ℃左右。由于这里地形起伏，平

地和高山，气温悬殊较大。在高山深谷地带，常常山麓是亚热带气

候，山腰是温带气候，山顶却是寒带气候，真可谓一山有四季。这

里无霜期较长，约在 天之间。雨量充沛，年总量平均在

毫米之间。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东北部降雨多于

西南部。北部八大公山地区是全境降雨最多的地方，平均年雨量

毫米。由于腊尔山台地是一个四周没有峰脉，中间没有达 沟

壑的完整平地，从云贵高原来的冷空气，可以横扫整个腊尔山台

地，使台地保持一种独特的气候特征，终年凉爽，平均气温比山麓

要低 。腊尔山雨季长，年达 余天，在马河有一千年

古树，古树枝杈覆盖直径达 米，古树下有一整块巨石板延伸开

来，石板上有上千颗小石坑，系长年雨季雨水从树叶上滴下而成。

由于地势高，云雾多，这里的年平均日照时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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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一年之中，日照 月为多，这对主要农作时数以

物的生长是有利的。

当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气候条件也有不利的一面，那

就是容易发生干旱、山洪、冰雹和冰冻等自然灾害。干旱对农业生

产的威胁最大，以夏旱、秋旱最为常见。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百日

大旱，据 年到 年气象资料统计，全州各地发生中旱（

天以上） 天以上为 年，大旱 ）为（ 年夏旱连秋旱，长年，

达 天，致使溪河干涸，农作物歉收。山洪也是春夏季常见的自

然灾害，每逢连日暴雨，山洪暴发，冲毁田庄，带走人畜，致使很多

受害者家毁人亡。还有冰雹，几乎每年都成带状地发生在局部地

区，一般每年都一至二次，多集中在二至五月间。此外，大风、冰冻

的伤害也不浅。

湘西地区，峰峦重叠，山高水险，交通十分闭塞。清以前陆路

“险峻崎岖，窄如羊肠，土路多而石路少。绕溪越岭，时上时下，幽

深险阻，回绝人寰，登涉艰难”。 至于水道，“除乾城黄乐乡之大

兴寨河，可通小舟商运外，其它无之。因此交通梗阻之故，边县之

苗人，不但少与汉人接近联络，以厚情谊，即同族中之山前山后，距

离而居，言语各异，风气各殊，造成不同之环境耳。” 清以后，交

通状况有所改善，许多河流经过了初步整治，过去仅有羊肠小道的

苗山也修了官道。对此，苗族人民的贡献极大，苗族绅士也作出了

贡献，如乾隆年间，城步富绅杨再达自出资金，费时十年，从城步到

广西义宁，修建大道百余里。 道光初年，永绥厅紫儿寨富绅石文

魁，自出资金修建桥梁数十座，开道数十里，并将艰险的矮寨坡劈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光绪《湖南通志》卷 周朝人物》。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使川湘交通进一步石开为大道， 改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及上级交通部门的关心

年和支持下，湘西交通事业发展突飞猛进。 代实现了县县通公

路，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在少数民族贫困地

区大规模地开展交通扶贫，湘西交通落后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年 月，枝柳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湘西铁路、公路和水路

三位一体的综合运输新格局初步形成。枝柳铁路由北向南纵贯州

境 个县市，构成湘西交通运输的主动脉。水路运输以沅水为主，

可通江达海。到 年底，湘西公路总里程达 公里。其

国道和 国中，从湘西 道过境的 公里；省道 条

线、 线、 线） 公里；县道 条，线、

条，公里；乡道 公里；还有未列入正式养护的简

易公路 公里。全州 个 个，通客班车乡镇通车的有

的有 个，分别占全州乡镇总数的 ％和 。全 个州

行 。交政村，通公路的有 个，占全州行政村总数的

通事业有力地促进了湘西经济的发展。

但湘西交通现状与发达地区比较，仍然相对落后，与自治州经

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干线公路分布不够

合理：保靖、龙山、泸溪和花垣 个县没有省道，州域西部地区缺乏

干线公路，境内 国道和 省道现行走向不够合理。二是公

路技术等级低：全州等级公路仅占总里程的 ％，低于

的全国平均值，除白沙至洗溪 公里二级公路外，其余均为三级、

四级和等级公路，其中等外级公路比例高达 。三是公路

个乡未通公路，而通路环通率较低；全州有 的 个乡镇公路中，

交汇车子的地方很少，多为单向行驶，公路环通率仅占节点总数的

。四是通村公路建设任务艰苦，到 年底，全州未通公

①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 页。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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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表明路行政村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交通

“瓶颈”问题仍然严重。可见湘西的交通相对于中原发达地区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与湘西地区现代化的要求还存在着差距。

总之，正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川洞幽谷，这样的交

通，构成了湘西地区独特的生存背景，使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苗族

人民与这些自然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情感、

思维与行为，使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颇能酝酿出种种神秘的气氛和

浪漫的情怀，启发人们的幻想，从而派生出终古不化的巫风，形成

风格独具的自然宗教信仰。

二、历史及人文生境

苗族历史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及其独特的历史遭遇和生存境

遇，为苗族信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与人文环境，给苗族信仰的

生成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风格独具的信仰特征。

对于苗族历史发展的特点，诸家多有论及，综合各家的观点，

我们认为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苗族历史发展的起点比较高，但后来长期处于滞缓和后

进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苗族先民连续的大迁徙和生活环境的不

断变异，打乱了苗族社会自身发展的进程“，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的情形往往是周而复始；另一方面，则是炎黄大战蚩尤，禹征“三

苗”和商周“挞伐“”蛮荆”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苗民的“征讨”，给苗

族人民带来灾难并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苗族历史发展的这一

特征致使苗族的信仰长期处于原始的最低层次的万物有灵的阶段

上，贴紧自然，所关心的始终是与生存相关的问题，从而决定了苗

族信仰强烈的世俗性和独特的鬼神观这些基本的内涵和特征。

蚩尤黄帝之争自涿鹿一役以后，苗族从此成为驱逐与征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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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被历代统治阶级“一再驱逐，摈异之甚” 致使苗族人民一，

而再、再而三地向西南背井迁徙“。商周之世，高宗伐鬼方，召虎平

荆蛮，周公惩荆舒。苗民受芟夷，大有冰消瓦解之势。列周兼并，

七国雄立，势厚力强，大启疆域。秦汉继之，威加天下。当时汉宫，

视苗民溃败，高涨威力，大肆挞伐。自此以后，汉族势力愈统一，苗

族势力愈涣散，其窜居之地盘亦愈恶劣⋯⋯”②

这以后，统治者对苗族的征剿更是不断。战国时，庄 徇滇，

司马错伐黔中，汉兴武帝遗威武将军刘尚、伏波将军马援“击五

溪”，后经两晋、南北朝及唐、五代、宋、元、明、清，几乎历朝均有征

苗之事，苗族百姓“从来未有百年安居无事也”。 统治阶级的残

酷征剿，成为苗族不断迁徙的重要原因，从原本交通繁盛经济发达

继而又从江、汉流的黄河流域“，窜居于江、汉流域”， 域“窜居

湘、桂、黔、蜀、滇、康” 等地。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放弃原生活

多年的地方而达至一新的领地，而这新的领地往往又是蛮荒之地，

一切待开恳、待种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牺牲膏腴，迁寄于不毛穷壤，放弃腹地，避住于深山丘

陵。一逐再逐，逃千万里，扶老携幼，山 避难。当时汉官对苗民，

亦犹日寇对汉族，不讲道德，排除异系，掳掠烧杀，驱逐沦陷区难胞

一般⋯⋯历朝相沿，不予爱护，赓续不断的武力威胁，捣其堂奥，夺

其财物，据其沃土，占其室家，大蹙苗民于荒谷中，殊失王道爱民之

旨。悲悯苗胞，穴居野处，人物村居，极目皆非，采野充饥，无人相

扶，痛苦情形，不堪述也。”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石启贵著：《湘西 页。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 页第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 页。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 页。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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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历史背景，给苗族社会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

使苗族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苗族社会财富遭到大量

的消耗，而过入之地，又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

缓着生产力的提高。

据汉文献记载，蚩尤时代已制五兵，创刑法。包括苗族先民在

内的蚩尤集团社会发展水平，显然比由西部黄土高原东下的炎黄

集团要高得多。然而，尧、舜、禹三代对“三苗”的征伐和商周对“荆

蛮”的征讨，使苗族社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苗族先民被迫一

步步退出平原地带，向西南山地迁徙。到了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

苗族先民们又只得开辟榛莽，重建家园。苗族历史出现了很大的

曲折，其社会发展愈来愈落后。

秦汉以后，每次战争和迁徙，也都使苗族的经济大大倒退。湘

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叙述的情景十分典型。苗族先民

们住在“占楚占菩（”即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时候，白手起家，用自

己的双手建设了幸福的家园“：繁衍如鱼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

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金戴

银，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由于遭到妖

魔鬼怪“枷嘎”“、枷狞”的破坏“，人间坐不安宁，世上住不成家”，苗

族被迫抛弃家园，离开占楚占菩，迁入武陵山区。最初是在“高戎

霸凑”重新建立家园。苗族在“高戎霸凑”住了很久，举行过几次鼓

社鼓会，一度非常繁荣。苗族的美好生活，引起了帝王的嫉妒和不

安，派遣天兵天将，攻打“高戎霸凑”，残害苗民。苗民又被迫背井

离乡，迁徙到“泸溪峒　“、泸溪岘”“。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

积麻纺线。”住了多年后用勤劳的双手又建设起幸福的家园“：繁衍

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

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枷嘎”“、枷狞”又来扰乱、破坏。苗

民的七宗七房虽奋起相抗，但最后遭到失败，家园又被破坏“：祸害

延及九十九岭，灾难遍及整个苗乡⋯⋯”苗族人民又只得沿河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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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 迁徙，迁这种创业 徙 创去开辟“新的美好家园”。

业，周而复始的运动，大大延缓了苗族社会发展的进程，致使秦汉

至唐宋时期，当汉族地区的封建经济已进入发展和繁荣阶段时，大

多数苗族地区的封建制度才逐步产生和形成；生产力则长期停滞

不前，刀耕火种的现象仍较普遍。直至清初“改土归流”后，社会生

产力和封建生产关系才获得较快的提高和发展。

第二，为了适应动荡的生活，苗族以宗系为单位抱合一团，不

管是在迁徙过程中还是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宗族成为苗族

人民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概念。这样的结果使苗族人民在分布地

域上十分辽阔和分散，使各宗族与各宗族之间的自然地理状况呈

现出差异，并造成各宗族内部社会生活的差异性。这种地域的分

散性和各宗族之间的社会生活的差异性反映在苗族宗教信仰上，

便是使苗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浓烈宗族意识特征。

秦汉以后苗族各支系均逐渐进入封建社会，社会内部产生了

贫富的阶级分化，但原始氏族制度残余却长期保留，直至近代仍能

看到大量遗迹。各地苗族都是按宗支、姓氏聚族而居，每一宗支都

有自己的祖先。相传湘西苗族就分为 宗支，湘西苗族地区流传

的《苗族史诗》和《部族变迁》一章，就叙述了十二个部落宗支的迁

徙情况。十二个部落宗支是濮、仡偻、仡僚、仡蔑、仡灌、仡卡、仡

削、仡徕、仡侃、仡宿、仡乡、仡佬。每个部落宗支，又分成数量不等

的小宗支 个小宗支组，如濮宗支由 个小宗支组成，仡偻由

成 个小宗系组成。仡蔑由 个小支组成。苗族迁徙的，仡僚由

时候，就是以各个宗支为单位进行的。

湘西苗族迁徙歌中，说他们祖先西迁到占楚时，已开始设立州

县。当迁到沅江流域之后，就按姓氏“立村立寨”，同一个姓氏居住

①伍新福著：《苗族历史探考》，贵州民族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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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传说西迁时每个宗支队伍，都置同一片地区，建立若干村寨。

有一个木鼓，敲鼓前进以作联系，避免掉队。迁到新地后就按宗支

来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因而称为“鼓社”，或叫“立鼓为社”。

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大“鼓社”。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个宗族又

分为许多支，向四面扩展，因而出现了许多分社。⋯⋯他们迁到新

地方以后，即以若干村社为一鼓“，立鼓为长官”，也就是选举鼓头，

掌管社务。一个鼓社除选有“果雄（”即鼓头）一人外，还选有“果

叙”一人管祭祀“，果笳”一人管“礼乐”“，果当”一人管各种会议的

仪式和座次“，果扎”一人管祭祀中杀牛仪式“，果西”一人负责会议

祭祀活动时安排客人宿食“，顶王”一人管保卫安全“，顶保”一人管

行政命令的下达，“珈屯场”一人管全社钱粮，共称为“鼓社九鼓

头”。鼓头都有一定任期，数年十数年不等。鼓头选出后，全社都

尊之如“长官”，听其约束。

各鼓社均有自己的民主议事制度，根据古理和传统习惯，结合

实际情况制度规约，以使人人遵守。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公共的山

林土地，不准任意破环。管理集体生产生活，保护村社环境卫生，

维护社会秩序，反对外来侵犯，等等。遇有大事，由鼓头召开全体

社员大会解决。生产由“活路头”领导，宗教祭祀由巫师主持，调解

纠纷由“理老”处断。鼓社数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祖活动，要杀很

多牛和猪。祭祖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社会的消极产物，而是有其

积极的意义，它起着号召全体成员团结一致，继承和发扬祖先艰苦

创业精神，繁衍子孙，发展生产，创造美好生活的作用。

第三，由于地域的分散和各地区各支系相互间的山水阻隔，苗

族很难形成较大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未能建立起

湘西苗族古史长歌《奶棍玛苟》，《修相修玛》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年版 页。，第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年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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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相对独立的民族政权，更无力去“问鼎中原”，历史上长期处于

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备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了争得自己

民族生存的权利，苗族常常不得不被迫铤而走险，起来进行反抗斗

争，所谓“三十年一小反，四十年一大反”。这种政治上的分散性也

是使苗族的宗教信仰一直处于最基本层次的自然宗教信仰阶段，

呈现出分散性的重要原因。

自涿鹿一战，苗族就被置于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枷锁之下，历代

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吏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军事征剿，更加重了苗

族人民的苦难，“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

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 。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 为了民族的生

存和发展，苗族人民揭竿而起，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据史料记

载，从西汉末年（公元 年）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 年间，苗族

次共举行过大大小小的起义 。 秦汉至唐宋时期苗族的起义

主要集中在武陵五溪及邻近地区，斗争内容大多是反对租赋和徭

役剥削，矛头一般都是指向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吏，有明显的民族斗

争的性质。

明清两代针对苗民的起义反抗在湘西地区构筑了一道边墙。

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年），湖北参政蔡复一申请拨公帑四万

三千余两，大修边墙，上起湘黔接壤的亭子关，下止乾州的镇溪所，

绕山逾水，蜿蜒起伏，共有 公里。天启年间，又接镇溪所至喜鹊

营，添修 多公里。边墙修成后，派重兵扼守，当时驻边墙的兵力

最多时达 余人。乾嘉苗民起义的中心是凤凰西北的腊尔山

地带，为对付苗民的反抗，清同知傅鼐实行“屯政”，募乡勇，修碉

卡，重建边墙，对苗民实行包围，在湘西凤凰、乾城一带，与贵州接

壤之亭子关起，沿明代修边墙，一直到与乾城交界的老营盘，沙坪

《列宁全集》第 卷，第 页。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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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沿边一带共长 公里，建讯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门近

座。

如果说长城表现的是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处于守势的

中原农耕民族的一种心态，那么，明清朝廷在湘西苗族地区构筑的

边墙，则决不是表明其处于守势，而是要把那些富于反抗精神不愿

归顺的苗民（生苗）置于化外治理。这样，在湘西就呈现出了一种

奇特的文化景观，即在神巫精神弥漫下的多层次的生存圈和文化

圈，即“熟苗”生存圈和文化圈“，生苗”生存圈和文化圈，这就像湘

西大山一年有四季那样经纬分明。

清代湘黔苗民乾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苗族地区普遍实行

“屯田制”，乾州厅“均三留七”，凤凰厅“均七留三”，永绥厅“寸土归

公”，清政府共掠夺苗族地区 多亩。地主、官僚、豪绅占有

大量的土地、牲畜，有的大地主拥有 多亩田地并兼营榨油、染

色、酿酒以及桐油贩运等工商业，有资本数千元。而苗民呢？失去

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平地大部分被官厅抢去，山地出产不丰，丰收

的年份，也要缺三四个月的粮食。

推翻清朝统治后，民国创立“务希改革”，一度取消了民族歧视

政策，使苗族人民得到了平等。然而时日不长，国民党反动统治者

“仍继清廷专制余孽，欺骗苗民，无所不为；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并

用奴隶制的手腕，驾驭边胞，以大汉族之政策，压迫苗族。苗族因

是痛苦已深，天怒人怨，伤心疾首”。 苗族人民因受不了痛苦，纷

纷起来反抗，先后有古丈的抗税抗捐，保靖的抗粮抗租，永绥的草

屯抗丁等等，均遭国民党大肆镇压与屠杀。可怜苗族，又遭兵祸，

痛苦愈深。

郑英杰著：《湘西文化世界的本体》，见《中国湘鄂渝黔边区研究 历史文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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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苗族长期迁徙与被征剿的历史遭遇，致使苗族的社

会颇不稳定，而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与人为的阻隔更加重了苗族

人民社会生活环境的封闭与困顿，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因而这样

情况下的苗族宗教信仰就很显然难以向更高层次的神圣的“一元

神”宗教发展，而始终处于最低层次的万物有灵信仰阶段，属于最

原始的自然宗教信仰，但是，尽管是这样的宗教信仰，对于苦难的

苗族人民来说依然不可多得，它像一股凝聚的力量，把苗族人民紧

紧地凝聚在一起，相携相搀，共同走过漫漫的苦难的历程。

三、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辐射

湘西地处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临界点上，具有引东拓西的地

域优势，与南面的百越文化体系，东北部的汉文化体系以及西南少

数民族文化体系处于碰撞共生之中。湘西苗族文化在其生存的过

程中无不与这些文化发生联系，相对于汉文化板块来说，它是文化

的边陲，相对于百越、西南文化板块来说，它又处于一个相互交融

的共生体系之中，也可以说是一种西南边陲文化。由于所处地理

位置的特殊性，多种文化因子得以在这里发生碰撞。从历史上看，

明以前的开发是由北向南，从襄樊经由湘西的文化古道南下至城

步、通道；明以后，逐渐出现由东往西的开发态势，东方汉文化经湘

中由湘西而入贵州、四川、云南等地。不论是从北往南，还是由东

及西，湘西始终处于一个文化交流的碰撞地带，这样，使得湘西文

化得以吸纳众多它文化因子而充实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应当

说湘西苗族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并葆有活力，就与这种吸纳与交

流分不开，因为“任何一种现存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都是一种

开放性的文化系统，其系统内部的能量总是与外界保持着相互交

流状态。在这种历史的自然交流过程中，系统不断地从外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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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能量，并不断地使系统内部受到新的刺激，从而保持着一种随

时应变的活力，并不断地更新系统本身”。

对于湘西苗族文化来说，对其发生深远影响的文化主要是指

汉文化与楚文化。苗汉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古已有之，尽管这种交

往交流伴随着对苗族人民的征剿以及苗族人民的痛苦的迁徙。楚

文化乃为苗文化的浓厚基底，楚地巫风对迁徙至此的苗族人民影

响至深，楚国灭亡之后，与中原接邻地带的楚民亦多为汉文化所涵

化，唯有聚居在武陵五溪一带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因山势高峻、交

通闭塞以及人们对楚文化的深深留恋等诸般原因，仍较好地保留

了大量的楚文化遗风，尤其在原始信仰巫风方面，表现得更为突

出。另外，许多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其它古老民族如土家族、瑶

族、侗族所创建的文化也无不与苗文化发生关系。而苗族信仰正

是在这样的长期生境适应和文化接纳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文化相

互碰撞与交融的格局，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一方

面，苗族信仰接受了道教和佛教的一神观念，创造了玉皇大帝、三

清教主、南洋观音等尊神，一方面又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祖先和自

然崇拜，呈现出神鬼杂处、无主无次的多元信仰状态；一方面苗族

信仰接受了汉文化的等级观念，给神鬼奉送了许多尊贵的封号，一

方面又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原始多神信仰特性，让神鬼共处一堂，

呈现出尊卑不分、高下不辨的混沌状态；一方面承认以家庭为单位

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又沿袭了氏族社会的祀典祀仪，如傩祀活动呈

现出场面宏大而实际内容细小平常的矛盾状况。现今流传在湘西

苗族的有关于“鬼”的起源的传说，就是受到汉民族宗教文化与伦

理文化影响的产物。

按照苗族自然宗教信仰原则，凡自然物背后皆有超自然的力

量支配，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被称为“滚”，意即“鬼”，苗族的“万物有

胡炳章著：《土家族文化精神 页。》，民族出版社，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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